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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穿旧衣背麻袋出门，晚上带酒菜满载而归

城城市市职职业业乞乞丐丐月月入入七七千千超超白白领领
本报泰安10月20日讯（记

者 杨璐 赵兴超） 衣衫褴
褛，流连在车站、商场等人流密
集场所，见到这样的流浪乞讨
人员，不少市民都会心生怜悯，
给他们一些钱财。殊不知，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属于职业乞讨
者，有不少人收入还相当可观，
一个月大约能挣六七千元，超
过普通白领。

随着天气转凉，泰安市救
助站开始了每周不少于两次的
上街巡查。连续几次巡查，却收
获不多，工作人员介绍，主要是
因为现在泰安的流浪乞讨人员
绝大多数都是职业乞讨者，而
他们因为怕影响“工作”，都拒
绝接受救助站救助。

1 5日，在泰安灵山大街
桥洞子处，一名5 0多岁的男
子站在红绿灯路口处，每当
有市民停车等红灯时，他就
上前去拿着抹布象征性地擦
两下车玻璃，然后向车主要
钱。工作人员远远喊了一嗓
子，男子看了一眼，转身慢慢
离开。“这就是职业乞讨者。以
前我们一上前，他们撒腿就
跑。”工作人员介绍。

青山街一家超市的老板告
诉记者，几个职业乞讨者常在
他们那一块转悠，晚上有时候
会来买烟酒。有两三个人几乎
每天都来他们店里把零钱换成
整钱，几乎每次都能换上二三
百元。“这样算下来，他们一个
月的收入要六七千，比泰安大
多数白领的收入都高。”

“青山、三里这边的小旅
馆，价格便宜离车站也近，那些
乞讨的有不少都选择住这边。”
泰安青山社区旅馆老板李先生
开旅馆已经19年了，他见惯了
住旅馆的乞讨者。李先生说，十
年前小旅馆还没有遍地开花的
时候，他就曾接待过住店的乞
丐，那时住宾馆的大多是出差
的，从穿衣打扮上看不出来哪
些是乞丐。

19日晚上，记者在泰安老
汽车站跟随一名乞讨者走进了
泰安交通宾馆附近一条小胡
同，眨眼的功夫，乞讨者就不见
了。“我们这边住宿的就有职业
乞讨的，就是因为人多杂乱，才
好掩饰身份。”交通宾馆附近一
家旅馆服务员陈女士说，常有
客人早上穿着破旧衣服、背着
麻袋出门，晚上带回酒菜在屋
里吃喝，有的人退房时穿上好
衣服，都没法和之前的模样对
起来。另外，也有少数乞讨者有
时会露宿在街头或者铁路桥洞
等遮风挡雨的地方，目前，随着
天气转冷，这部分乞讨者也转
向了小旅馆。

有有的的擦擦车车献献殷殷勤勤，，有有的的装装病病骗骗同同情情
城市乞丐江湖里的几大“门派”

文/片
本报记者 杨璐 赵兴超

“靠天吃饭”派：
铺个袋子躺路边
吃着花生抽着烟

19日一早，一个职业乞讨
者躺在泰安上河桥附近，身下
铺着一个塑料袋，身前放着一
个铁桶和一个残疾人证。他衣
着邋遢，但是看起来心情还不
错。正值早饭时间，他连喝了两
杯粥之后，从随身袋子里拿出
花生米，一粒粒放进嘴里，并不
刻意防备路人。有时候他一伸
胳膊，还能看见他戴着的一块
亮晶晶的手表。过了一会儿，他
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满了
面包、蛋糕、月饼等各种点心。
他从中拿出一块月饼，躺在地
上，一口口吃光。吃饱喝足后，
老人又拿出一盒“庐山”香烟，
心满意足地抽起来。

记者查看了老人的残疾
人证，他于1940年出生，今年

已经74岁，右腿残疾，老家在
安徽。老人说他有两个儿子三
个闺女，都在家种地。他老婆
有病，他出来是给老婆讨医药
费的。“粮食现在不值钱，刚收
的玉米一斤才挣六毛钱，种子
和化肥还都那么贵。”老人说，
他已经连续出来七八年了，上
海北京都去过，但是收益一
般。最后留在了泰安，已有五
年光景。“山东人好，实在，大
人孩子都会给一点。”他说，在
泰安还有几个他的老乡，但是
平时联系不多。“农忙了我就
回家帮忙，前段时间还刚回家
收了玉米。再过上个把月天冷
了，我就再回安徽。”

上河桥来赶早市的市民不
少，但是很少有人给他钱。9点
半时，老人看了看表，然后起身
向东走。记者看见，老人右腿虽
然短了一截，但是他步伐矫健，
半个钟头就走到泰安一中北
邻。在这个地方，他和周围门头
的人都很熟练地打着招呼，还
拿出五六个月饼分给在路边等
活的一个“蹦蹦”车主。

过了一会儿，下学时间到
了，来接孩子的家长和学生们
给了他不少钱，大多是一块、
两块的，也有五块的。他不时
在铁桶里翻翻，把稍微大一点
的钱装进衣兜。到下午两点左
右，老人起身离开，这七个小
时里，他收了五六十元。

“勤劳致富”派：
路口拦车擦玻璃
一干就是大半天

灰色的上衣，灰色的裤
子，一双还算干净的布鞋，一
个黑色双肩背包，手拿一把布
刷子，19日，泰安街头忽然又
出现了一拨擦车窗乞讨的老
人。在泰安龙潭路和灵山大街
路口，一个路口两个方向各有

一名乞讨老人。他们年龄都在
60岁上下，留着花白的胡须，
干干净净，步伐算不上矫健却
很有力。两人都背着黑色的背
包，手里攥着一把零钱，红灯
亮起时，他们会从停车线向来
车方向挨个擦窗户伸手讨钱。
如果司机不给，另一只擦窗户
的手会更卖力擦拭前挡风玻
璃。他们很少说话，只是用机械
化的笑容和点头哈腰来作为乞
讨的肢体语言。

讨完20辆左右的车，绿灯
刚刚亮起，乞讨者就停下乞
讨，即使前面还有几辆车停着
没走，他们也不再讨要，而是
转身往路口停车线走去。等走
到停车线，红灯又亮了，乞讨
者又开始了下一轮乞讨。从早
上7点多到中午两点多，7个小
时时间里，齐鲁晚报记者看到
两名乞讨者只上过两三次厕
所，没喝水没吃东西，也没坐
下休息过，反复走在车流中。
平均每10辆车有两三位司机
会给钱，一次给一块钱的居
多，也有一次给5块和10块的。
一个间隔5分钟左右的红灯时
间里，少的时候他们能要到一
两元，多时时候能要到四五
元。一上午时间，一名乞讨者
能讨到150元以上。

乞讨者从司机手中讨到
的钱，并不放在捏着钱的手
里，而是通过背包的拉链空隙
塞进包里，除了他们自己，没
人知道他们到底讨了多少钱。
在其中一名乞丐抽烟休息的
时候，记者从他口中得知，他
是从河南来的，但一问到一天
可以讨要多少钱、住在哪里
时，他就闭口不谈，把整盒的
香烟塞进背包，再次上路乞
讨，还不断用余光注意在路边
的记者。据悉，这些乞讨者会
专门挑好车下手，还会避开出
租车和公交司机。遇到普通车

辆又不肯开窗给钱的，乞讨者
会直接去下一辆。遇到豪车他
们就会多擦几下玻璃，甚至把
脸贴到玻璃上。

“演技”派：
扮演角色编故事
挣钱全都靠演技

以前的职业乞讨者一般
都会扮演成残疾人的模样，但
因为频频被识破，最近他们开
始转向扮演别的角色。

在泰安东岳大街西段，许
多市民经常遇到手拿“驴友请
求帮助，施舍一顿饭钱”等牌子
的伪驴友，向来往市民寻求帮
助。9月底，市民赵先生就在泰
城连续两次遇到同一伙人，年
龄也就二三十岁，穿着户外衣、
戴骑行头盔，不断和往来车辆
索要饭钱。赵先生喜欢骑行，觉
得这些人可能丢了钱包，出于
同情给了他们20元，没想到下
午路过又遇到这伙人，才明白
这伙人是玩新花样乞讨的，一
次乞讨少说能要到二三十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乞
讨群体正在越来越年轻化，乞
讨方式也在不断花样翻新。

“之前经常有带着聋哑人证书
的未成年人上车乞讨，低于 10
块钱都不行。”泰安一车站工
作人员介绍说，这些人冒充乘
客上车，在发车前会在车上进
行乞讨，讨完一辆再去下一辆
车继续乞讨。他们讨钱的门槛
还不低，有时候乘客给一块两
块他们还不太满意，乞讨者会
拿出 5 块或 10 块的纸币，示
意乘客要多给点。

该车站工作人员介绍，车
站一天至少有上百次班车，这
些职业乞讨者买个最便宜的票
进站，一逛一天，至少能成功五
六十例。这样一例最少五元，最
多二十元，一天能收二三百元。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多讨要些钱财，不少职业乞讨者可谓费尽了心机。他们中，有的选择通过拦车或者擦车的方式向车车主要钱，有
的选择通过装病的方式骗取路人的同情，有的则特意扮成学生、“驴友”或者聋哑人模样，向来往的市民行乞。不过，，虽然同为职业乞讨
者，他们的收入其实差别挺大。

泰安一中北邻，一名乞丐躺在地上，来往市民不时地给他施舍一些零钱。

泰安龙潭路和灵山大街交口附近，一名乞讨者正在拦车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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